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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专栏作家 周天勇）如果在相互关联的改革方面没有大力

度的进展，按照二元体制经济体的自然经济增长速度定义和客观趋势，未

来 2020 年以后的中国 GDP 增长在年均中速以下的 1.5%到 3.5%之间，最

有可能在 2.5%上下波动。当然，也有研究认为，未来中国中高速增长的关

键在于通过创新提高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形成新的增长潜能。

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理论和政策界研究一个很大的误区。 

我并不反对技术创新，而是十分拥护和支持技术和产业创新。建设强

国，保持产业竞争力，防止技术和供应链断裂，技术进步万万不能没有。

但是，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会形成未来中国增长巨大潜能，这一经典但

不符合中国二元体制实际的经济学教条式研究，实际是一种误判和战略性

的误导，忽视改革对经济增长推动和支撑的历史经验，轻改革而重创新，

会造成未来推动经济中高速增长方案安排和行动的重大失误，贻误时机，

使中国失去未来 15 年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宝贵机遇，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值得振奋人心的是，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对内全面深化改革，厘清政府和市场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助力高质量

发展；对外坚定不移继续开放，坚持开放融合，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深

化区域与双边经贸合作，促进世界开放合作。 

我觉得，从未来盘活闲置和低利用的各类资源、调动经济增长潜能、

提高经济效率和促进经济中高速增长的需要来看，以各自的贡献程度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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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排列，依次有这样五项改革。 

（1）土地要素市场化方面，放开农业用地、农村各类建设用地、城镇

及工矿用地市场化交易，取消建设用地必须征用为国有才能使用等各方面

限制，建设城乡同地同权同价统一竞争的土地要素市场，释放目前大规模

闲置和低利用土地要素的增长潜能。这一改革可获得 1%-1.2%左右的新增

长潜能。 

（2）土地房屋资产化方面，继续落实农村宅基地和承包地确权发证，

农民使用宅地和承包耕地及林地使用财产权可交易、可定价、可抵押、可

继承和延长使用年期而成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资产。土地房屋从零到市场

价格溢值，这一改革也可获得 1.5%左右的新增长潜能。 

（3）人口迁移和劳动力要素流动方面，过去时间过长和力度过大的计

划生育给未来经济增长造成了很大的下行压力，然而，还是需要彻底改革

以户籍制度中心的户口、教育、医疗、居住、土地、养老和其他有关特别

限制条款等体制，尽可能释放禁锢在农村、农业和国有政事企单位体制扭

曲性剩余劳动力的潜能，以尽可能多地平衡由于未来劳动力萎缩造成的经

济年均 0.5%的负增长压力。 

（4）分配和财政体制方面，逐步以房地产税替代土地出让金，理顺农

村土地转移和交易地方政府与农民间的收入分配体制，缩小城乡居民财产

性收入和资产拥有差距，并降低收入房价比，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压缩城

镇居民居住方面的支出。在未来 15 年中，城乡居民还有一定的工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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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需求，需要创造一个经济能够中高速增长的消费需求方面宽松的国内

市场容量环境。 

（5）资本要素配置方面，发展直接融资，进一步发展民营银行，严格

规范但应当允许民间借贷市场发展，加快国有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并不

要求每一项目必须国有占 51%的规定，国家对国有经济从管企业转变到管

利润水平、管资本保值增值，盘活闲置和低利用的国有资产，提高其资产

利润率水平，可能获得经济年均 0.3%-0.5%的新增长潜能。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创新会有巨大的增长潜能，可能是一种想当然

和不切实际的想法，千万不能将未来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宝押在这很可能乌

有的幻想之中。 

我 2017—2020 年初研究经济增长时也曾以为，教育知识进展、人力

资本积累、新技术产业化会形成更多经济增长的新潜能。但是，2020 年以

来，观察 1978—2018 美国、日本、韩国这 41 年周期全要素生产率的年

均增长率，分别为 0.9%、0.8%、1.08%；欧洲 1980—2020 年 21 年周期

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只有 1%。其研发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投入数量为向

上向右倾斜的曲线，但全要素生产率，也即广义技术进步（TFP 增长率）

则稳定地在 1%上下波动，平均起来几乎与横轴平行。这 40 余年国际前卫

创新能力很强发达国家的实践并没有支持技术及产业创新会蕴含巨大增长

潜能的经验数据。当然，这些国家广义技术进步在 GDP 中贡献的比例在逐

年提高。这是因为其总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所致，并不意味着提高全要



 

 - 5 - 

素生产率会将其低速增长提高到中高速增长的水平上。 

人类历史重大的单一颠覆性技术创新如钻木取火、狩猎到牧畜、采集

到种植、山洞到建房、手工到机器、人力畜力到碳电核能等创造大规模物

质财富的时代已经过去。技术创新变得越来越虚拟，越来越智能，越来越

复合和交叉，越来越既创造财富与节约财富即在创造GDP时也节约掉GDP

（如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土地房屋地租等成本）。 

反观中国 1978—2018 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为 3.43%，比

发达国家高了 2.5 个百分点。但其并不主要是广义技术进步形成的。从阶

段上看，TFP 高增长，都在是 1980—1985 年、1991—1995 年、

2001—2010 年大力度改革开放阶段，并形成三个“倒 V”形状。说明，

中国过去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 70%，来自于经济改革对体制扭曲禁锢资源、

要素、资产、企业等生产和财富形成能力的释放，而不是什么教科书上所

说的广义技术进步。正如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历史所述，1978 年以来，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

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推动改革，是中国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 

虽然人口增长放缓对经济增长的压力越来越大，虽然比较简单容易、

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的经济改革任务都基本完成了，难度较大的改革任务

积累了起来，而且深化改革阻力越来越大。但是，在中国人均 GDP10000

美元水平、居民收入占 GDP45%、居民消费支出占 GDP 不到 30%、城乡

收入和财富差距较大的前提下，未来保持中国国家实力、人民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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